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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語絲
吳康民

一
九
四
七
年
，
剛
滿
二
十
一
歲
的

我
，
在
大
學
畢
業
之
際
，
便
來
到
香

港
的
中
學
教
書
。

戰
後
的
香
港
高
中
學
生
，
年
齡
偏

高
。
由
於
戰
亂
輟
學
的
緣
故
，
有
不

少
學
生
的
年
齡
和
我
差
不
多
，
還
有
個
別

高
年
級
的
學
生
比
我
還
大
。
也
有
個
別
在

抗
日
戰
爭
中
打
過
游
擊
的
隊
員
重
新
進
入

校
園
。
好
的
是
大
家
年
齡
相
若
容
易
打
成

一
片
，
不
好
的
是
有
的
學
生
社
會
經
驗
比

我
還
豐
富
，
有
點
瞧
不
起
這
位
入
世
未
深

而
登
上
講
台
的
小
伙
子
。

有
的
大
膽
的
女
學
生
，
常
常
對
這
位
害

羞
的
年
輕
教
師
開
玩
笑
，
有
的
竟
故
意
親

近
我
來
看
我
一
臉
尷
尬
的
樣
子
。

也
許
有
些
是
對
我
有
好
感
，
常
常
到
我

的
房
間
問
這
問
那
，
當
時
我
們
這
些
沒
有

家
庭
的
年
輕
教
師
都
是
住
在
學
校
的
單
身

宿
舍
裡
。

有
個
別
女
生
竟
邀
請
我
同
去
看
電
影
。
我
是
半
推

半
就
，
但
都
是
正
襟
危
坐
，
連
摸
摸
手
仔
也
不
敢
。

有
的
女
學
生
我
對
她
是
有
好
感
，
但
不
敢
造
次
。

當
年
的
社
會
風
氣
還
相
對
保
守
，
師
生
發
生
感
情
也

是
大
忌
。
倒
是
有
些
大
齡
的
男
女
學
生
談
戀
愛
，
卻

不
鮮
見
，
只
是
他
們
在
校
園
內
也
不
敢
過
分
放
肆
。

有
個
別
女
生
對
我
有
好
感
，
但
在
學
中
途
，
又
輟

學
回
內
地
去
參
加
解
放
戰
爭
，
前
來
道
別
時
依
依
不

捨
。
我
也
沒
有
甚
麼
表
示
，
認
為
她
們
比
我
進
步
，

回
國
參
加
革
命
，
只
有
羨
慕
的
份
兒
。

二
十
來
歲
的
小
伙
子
，
正
是
情
竇
初
開
，
追
求
戀

愛
應
該
是
正
常
的
事
。
但
進
入
教
育
這
一
行
，
卻
有

了
無
形
的
約
束
，
心
中
的
抑
鬰
，
可
想
而
知
。

那
時
候
教
學
工
作
忙
碌
，
生
活
圈
子
也
小
，
在
校

外﹁
識
女
仔﹂
的
機
會
更
少
。
還
有
一
個
因
素
，
我

在
學
校
的
男
女
教
師
中
，
年
齡
更
是
最
小
，
女
教
師

中
，
不
是
已
經
成
家
，
就
是
已
成﹁
盛
女﹂
。
我
極

不
願
意
姊
弟
戀
，
便
沒
有
和
盛
女
們
談
情
說
愛
。

後
來
的
老
伴
雖
然
曾
是
我
的
學
生
，
但
她
是
畢
業

後
到
廣
州
升
學
，
往
後
分
配
在
影
片
公
司
工
作
。
通

過
魚
雁
交
流
，
終
於
成
為
伴
侶
。
說
來
已
經
是
六
十

多
年
前
的
往
事
了
。

談情說愛

︽
獅
子
山
下
︾
原
歌
曲
為
一
九
七○

年
代
同
名
電

視
劇
︽
獅
子
山
下
︾
的
主
題
曲
。
這
首
歌
一
直
伴
隨

香
港
人
的
成
長
。

自
二
十
一
世
紀
開
始
，
香
港
遇
上
非
典
型
肺
炎
疫

情
等
艱
難
時
刻
時
，
這
歌
曲
更
在
大
眾
傳
媒
和
社
會

中
傳
播
，
被
喻
為
香
港
非
官
方
的
代
表
歌
。

這
首
歌
在
一
九
七○

年
代
播
出
時
，
已
很
受
港
人
歡

迎
，
但
當
時
並
未
引
起
太
強
烈
迴
響
，
到
了
二○

○

二
年

四
月
，
香
港
經
濟
陷
入
低
谷
，
時
任
香
港
財
政
司
司
長
的

梁
錦
松
在
宣
讀
政
府
財
政
預
算
案
後
，
以
本
曲
歌
詞
作
結

語
，
呼
籲
社
會
同
舟
共
濟
，
自
此
掀
起
一
片﹁
獅
子
山
下

熱﹂
。

同
名
劇
集
被
重
播
之
餘
，
歌
曲
也
被
多
番
重
播
。

輿
論
界
對
歌
詞
中
的
內
容
再
掀
起
廣
泛
評
論
，
哄
動
一

時
。同

年
十
月
，
歌
曲
的
主
唱
者
羅
文
病
逝
，
這
首
歌
再
度

成
為
緬
懷
羅
文
的
代
表
作
之
一
。

同
年
十
一
月
十
九
日
，
時
任
國
務
院
總
理
朱
鎔
基
抵

港
，
發
表
演
說
時
曾
援
引
其
中
之
歌
詞
：﹁
既
是
同
舟
在

獅
子
山
下
且
共
濟
，
…
…
理
想
一
起
去
追
，
同
舟
人
誓
相

隨
，
無
畏
更
無
懼
，
同
處
海
角
天
邊
，
攜
手
踏
平
崎
嶇
，

大
家
用
艱
辛
努
力
，
寫
下
那
不
朽
香
江
名
句
。﹂
成
為
一

時
美
談
。

從
官
方
到
民
間
，
無
不
以
此
曲
作
為
表
達
香
港
人
不
畏

時
艱
的
精
神
！

︽
獅
子
山
下
︾
歌
詞
全
文
如
下
：

人
生
中
有
歡
喜

難
免
亦
常
有
淚

我
哋
大
家
在
獅
子
山
下
相
遇
上

總
算
是
歡
笑
多
於
唏
噓

人
生
不
免
崎
嶇

難
以
絕
無
掛
慮

既
是
同
舟
在
獅
子
山
下
且
共
濟

拋
棄
區
分
求
共
對

放
開

彼
此
心
中
矛
盾

理
想
一
起
去
追

同
舟
人

誓
相
隨

無
畏
更
無
懼

同
處
海
角
天
邊

攜
手
踏
平
崎
嶇

我
哋
大
家
用
艱
辛
努
力
寫
下
那

不
朽
香
江
名
句

︽
獅
子
山
下
︾
不
僅
唱
出
港
人
的
心
曲
，
而
且
是
透
過﹁
獅
子

山﹂
、﹁
同
舟
人﹂
，
宣
揚﹁
香
港
人﹂
在
逆
境
中
互
濟
互
助
共
渡

難
關
的
本
土
意
識
和
精
神
。

論
者
認
為
在
作
品
中
，
原
本
為
難
民
城
市
的
香
港
，
已
非
臨
時
的

棲
身
地
，
而
是
一
個
屬
於
香
港
人
的
地
方
，
歌
詞
回
應
了
當
時
正
為

九
七
前
途
問
題
困
擾
的
心
情
。

黃
霑
亦
指
出
，
香
港
粵
語
流
行
曲
興
起
，
和
此
地
本
土
意
識
確

立
，
文
化
身
份
的
締
造
，
息
息
相
關
，
幾
乎
同
步
而
前
。

在
歌
詞
中
，
一
句﹁
人
生
中
有
歡
喜
，
難
免
亦
常
有
淚﹂
盡
顯
香

港
人
對
社
會
和
政
治
前
景
不
確
定
性
的
喜
憂
參
半
心
態
。

至
於﹁
同
處
海
角
天
邊
，
攜
手
踏
平
崎
嶇
，
我
哋
大
家
用
艱
辛
努

力
寫
下
那
不
朽
香
江
名
句﹂
則
提
醒
香
港
人
，
香
港
成
就
是
大
家
共

同
創
造
。

一
九
六
八
年
放
映
的
電
影
︽
青
春
玫
瑰
︾
裡
的
小
曲
，
為
黃
霑
最

早
期
作
品
之
一
。

無
綫
電
視
一
九
六
七
年
開
播
之
日
起
，
即
設
有
駐
台
樂
隊
，
顧
嘉

煇
是
音
樂
總
監
兼
領
班
。

（
「
黃
霑
十
周
年
祭
」
之
三
）

官民同唱《獅子山下》

三
十
多
年
前
，
曼
戴
爾
松
醫
學
博
士
身
為

西
醫
，
卻
寫
出
指
摘
西
醫
弊
端
的
書
。
但
畢

竟
那
麼
多
年
了
，
當
年
中
藥
廠
的
利
益
瓜

葛
、
醫
院
的
誤
讀
報
告
、
藥
物
的
副
作
用

等
，
現
今
還
是
依
舊
嗎
？

利
益
瓜
葛
可
以
說
是
陰
謀
論
；
誤
讀
報
告
可
以

推
諉
作
人
為
錯
誤
，
但
副
作
用
卻
仍
不
斷
由
各
類

科
學
報
告
揭
露
。

大
部
分
醫
生
都
會
以﹁
什
麼
藥
都
有
副
作
用﹂

來
給
病
人
洗
腦
，
此
說
正
好
為
大
部
分
的
西
藥
護

航
。
但
一
旦
了
解
其
他
療
法
的
原
理
，
他
們
頂
多

用
毒
藥
，
但
絕
對
乃
視
乎
你
身
體
的
狀
況
使
用
，

用
準
的
話
就
不
會
有
副
作
用
，
也
不
會
殘
留
身

體
。就

拿
最
近
的
報
告
來
看
，
自
二
零
一
二
年
起
，

歐
洲
及
美
國
等
地
湧
出
抗
生
素
副
作
用
的
科
研
報

告
，
警
告
孕
婦
應
該
謝
絕
任
何
抗
生
素
。
因
為
研

究
發
現
，
即
使
被
視
為
對
懷
孕
婦
女
及
寶
寶﹁
安

全﹂
的
抗
生
素
，
原
來
仍
會
遺
留
慢
性
疾
病
予
胎

兒
。
丹
麥
的
研
究
發
現
，
小
孩
會
較
易
患
上
哮

喘
。
而
美
國
的H

ealthD
ay
N
ew
s

也
指
出
，
在
美

國
本
土
不
少
人
以
為
抗
生
素
能
令
人
產
生
更
強
的

抗
菌
能
力
，
但
事
實
是
令
你
生
病
的
病
菌
有
更
強
的
抗
藥
能

力
︱
︱
潛
台
詞
是
，
為
何
民
眾
會
有
這
樣
的
錯
誤
觀
念
？

相
比
三
十
年
前
，
現
今
抗
生
素
的
用
途
更
廣
泛
，
包
括
用

於
食
品
製
作
，
例
如
給
牛
和
雞
餵
飼
抗
生
素
，
令
牠
們
不
易
死

於
疾
病
。
美
國
的
抗
藥
病
例
由
一
九
九
三
年
的
二
千
宗
升
至
二

零
零
五
年
的
三
十
七
萬
宗
，
如
今
每
年
令
六
萬
美
國
人
死
亡
。

而
該
報
告
的
結
語
是
︱
︱
這
都
是
我
們
人
類
自
己
造
成
的
。

常
聽
到
醫
生
或
政
府
去
游
說
市
民
打
免
疫
針
的
原
因
是

﹁
現
在
的
菌
很
惡﹂
。
但
事
實
上
，
當
我
們
的
衛
生
環
境
越

見
改
善
，
為
何
菌
會
愈
來
愈
多
？
越
來
越
不
可
收
拾
？
︵
要

用
疫
苗
已
是
不
可
收
拾
的
反
應
，
發
明
不
了
治
療
藥
方
，
卻

要
全
人
類
一
起
打﹁
預
防﹂
的
疫
苗
更
荒
謬
！
︶
可
是
疫
苗

裡
也
有
抗
生
素
在
內
︱
︱
加
上
食
物
和
一
般
醫
生
用
藥
等
。

我
們
就
是
生
活
在
菌
養
菌
的
大
氣
候
下
，
而
這
似
乎
是
西
醫

的
不
歸
路
了
。

我
們
避
得
多
少
？
當
西
醫
責
怪
使
用
另
類
療
法
的
人
傳
播

病
菌
，
卻
不
看
自
己
在
人
類
歷
史
中
犯
下
的
嚴
重
過
失
。
自

互
聯
網
興
起
，
越
來
越
多
聲
音
質
疑
西
醫
用
藥
方
針
，
不
少

另
類
療
法
的
興
起
也
非
無
的
放
矢
。
尤
其
民
間
偏
方
，
也
可

算
是
自
然
療
法
的
一
種
。
大
自
然
也
有
不
少﹁
有
機
抗
生

素﹂
，
例
如
蒜
頭
、
椰
子
油
、M

anuka

蜜
糖
等
。
生
病
時
，

不
妨
尋
找
這
些
大
自
然
藥
物
作
治
療
，
也
是
對
地
球
及
人
類

出
一
點
力
。

副作用的擋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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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曉
明
高
調
為A

ngelababy

︵
楊
穎
︶
慶
生
，
街
頭

上
演
真
人
秀
，
送
上
驚
喜
，
超
級
生
日
禮
物
價
值
二
百

三
十
萬
的
黑
色
林
寶
堅
尼
跑
車
，A

ngelababy

欣
喜
大

笑
，
撲
進
海
綿
懷
中
，
親
吻
他
面
，
場
面
浪
漫
甜
蜜
，

羨
煞
不
少
女
生
。

但﹁
高
調﹂
與﹁
是
非﹂
是
孿
生
兒
，
高
調
必
惹
是
非
，

把
好
事
變
壞
事
。

有﹁
報
憂
王﹂
馬
上
徹
查
林
寶
堅
尼﹁
身
世﹂
，
發
覺
原

來
是
輛﹁
三
手
車﹂
，
驟
地
貶
低
了
超
級
禮
物
身
價
，
潛
台

詞
是
：﹁
切
，
二
百
三
十
萬
又
如
何
？
不
過
是
輛
舊
車
，
送

輛
全
新
的
才
炫
耀
吧
！﹂
將
海
綿
蛋
糕
神
秘
現
身
，
製
造
驚

喜
的
一
番
部
署
心
意
一
筆
勾
銷
。

事
隔
一
個
星
期﹁
報
憂
王﹂
食
髓
知
味
，
仍
如
冤
鬼
纏

身
，
繼
續
挖
林
寶﹁
背
景﹂
，
並
到
有
關
部
門
取
得
林
寶
的

車
輛
登
記
文
件
，
發
現
車
主
是A

ngelababy

名
下
的
公
司
，

並
指
出
根
據
規
定
新
車
主
要
在
購
入
車
輛
聲
明
文
件
上
簽

名
，
於
是﹁
順
理
成
章﹂
認
為A

ngelababy
事
前
已
知
道
海

綿
會
送
她
林
寶
堅
尼
作
為
生
日
禮
物
，
當
日
在
街
頭
揭
車

衣
，
與
海
綿
相
擁
，
不
過
是
一
場
事
先
設
計
的﹁
劇
情﹂
，

驚
喜
狂
笑
全
是
交
足
功
課
的﹁
戲﹂
，
還
大
讚A

ngelababy

演
技
進
步
，
戲
真
情
假
。

其
實
用
公
司
名
義
持
有
車
輛
的
車
主
都
知
道
，
如
果
車
輛

是
由
公
司
的
另
一
董
事
或
獲
授
權
人
簽
名
，
可
以
在A

ngela-
baby

不
知
情
下
持
有
車
輛
。

若
然
反
過
來
，
車
主
持
有
人
原
來
是
黃
曉
明
的
話
，﹁
報

憂
王﹂
定
必
踢
爆﹁
黃
曉
明
假
送
車
，
表
面
扮
闊
綽
，
其
實

是
吝
嗇
鬼
，
隨
時
可
以
把
車
收
回
己
用
，A

ngelababy

被
騙

了
。﹂
又
不
是
有
仇
，
為
何﹁
報
憂
王﹂
見
不
得
人
開
心
幸

福
？
道
理
很
簡
單
，
報
喜
欠
收
視
，
報
憂
有
市
場
，
美
其
名

是﹁
商
業
決
定﹂
。

﹁
報
憂
王﹂
也
算
手
下
留
情
，
去
得
不
盡
，
未
有
炒
作

﹁
根
據
蛛
絲
馬
跡
，
林
寶
堅
尼
是A

ngelababy

自
掏
腰
包
買

的
，
為
的
是
為
海
綿
面
上
貼
金
，
以
及
自
費
宣
示
主
權
，
趕

走
一
眾
蜘
蛛
精
。﹂
拒
絕
相
信
黃
曉
明
大
手
筆
為
心
愛
的
人
炮
製
驚
喜

者
，
或
許
是
出
於
妒
忌
。

黃曉明Angelababy高調惹是非 翠袖
乾坤
查小欣

正
拜
讀
幽
默
大
師
林
語
堂
的
自
傳
，
更
從
網

上
發
現
一
段
關
於
他
的
有
趣
傳
聞
：
據
說
當
年

林
氏
在
大
學
教
書
，
他
拒
絕
透
過
考
試
為
學
生

評
分
，
改
為
替
他
們
論
相
，
以
決
定
其
成
績
的

優
劣
。
林
氏
指
由
於
學
生
太
多
，
所
以
對
他
們

的
印
象
並
不
深
刻
，
只
靠
試
題
斷
定
他
們
合
格
與

否
，
未
免
過
於
粗
略
，
於
是
改
為
將
學
生
逐
個
叫
到

面
前
，
替
其
逐
個
論
相
，
如
此
才
能
對
其
成
績
作
出

正
確
的
判
斷
。

林
氏
的
學
生
憶
述
這
位
大
師
當
年
憑
面
相
得
出
的

評
分
結
果
，
準
確
度
高
得
令
大
伙
兒
也
相
當
信
服
，

說
不
定
林
語
堂
先
生
不
但
精
通
國
學
，
同
時
更
是
位

相
學
的
大
師
！
這
令
我
想
起
清
朝
被
慈
禧
譽
為﹁
天

下
第
一
正
人﹂
的
名
臣
曾
國
藩
，
他
不
單
是
位
論
相

的
能
手
，
他
更
將
相
關
的
技
能
應
用
於
評
選
手
下
及

軍
人
之
上
，
不
知
與
林
語
堂
相
比
，
他
們
的
相
人
能

力
誰
人
更
高
一
籌
？

天
命
當
然
不
敢
拿
自
己
與
林
曾
相
比
，
不
過
，
由

於
部
分
學
生
的
職
業
也
與
人
事
招
聘
相
關
，
又
或
擁

有
自
己
的
生
意
王
國
，
所
以
天
命
有
時
也
要
像
兩
位

高
人
一
樣
，
用
玄
學
去
替
應
職
者
評
分
數
，
作
為
聘

用
的
輔
助
參
考
。

個
人
的
評
分
準
則
，
當
以
為
人
是
否
誠
實
及
心
地
善
良
為

先
，
因
為
正
如
孔
子
於
︽
論
語
︾
中
所
言
：﹁
其
為
人
也
孝

弟
，
而
好
犯
上
者
鮮
矣
；
不
好
犯
上
而
好
作
亂
者
，
未
之
有

也
。﹂
簡
而
言
之
，
即
重
視﹁
孝
弟﹂
之
人
，
最
能
在
其
職
位

上
盡
忠
職
守
，
他
們
雖
然
未
必
是
最
聰
明
或
最
有
能
力
的
一

群
，
但
他
們
卻
一
定
會
盡
力
把
本
分
做
到
最
好
。

記
得
很
久
前
讀
國
學
大
師
南
懷
瑾
解
讀
︽
論
語
︾
，
他
把

﹁
孝
弟﹂
兩
字
解
釋
得
最
為
透
徹
：﹁
孝﹂
是
對
父
母
付
出
慈

愛
後
作
出
的
相
對
回
應
，﹁
弟﹂
則
是
對
兄
弟
姊
妹
的
愛
護
，

所
以
中
國
文
化
的﹁
孝
弟﹂
，
實
質
就
是
西
方
文
化
的

﹁
愛﹂
︱
︱
揀
員
工
、
朋
友
還
是
另
一
半
也
好
，
具
備
愛
心
應

是
其
人
格
的
基
礎
，
否
則
若
只
像
電
影
︽
華
爾
街
狼
人
︾
的
角

色
般
只
懂
用
金
錢
去
論
好
壞
，
為
人
連
禽
獸
也
不
如
！

論相代考試

琴台
客聚
彥 火

天言
知玄
楊天命

車子前面的玻璃大鏡上，划水似忙碌的雙手，
不停划掃，遠山近樹在水影朦朧間晃動。上午離
開酒店，車子走進雨中，這雨早在兩三天前開始
綿延，那時在寧德開會，冒雨去了廉村、白雲
山、千年冰臼等景區，過後，接待我們的袁教授
極力推薦應當去走一趟古田。
古田這名字很熟悉，為工作離鄉背井，回返檳
城老家之前，曾在福州人南來時聚居的小鎮「實
在遠」旅居二十年。「實在遠」人稱小福州，是
距離霹靂州首府怡保一個多小時車程的偏遠小
鎮。附近有個更小的村，叫愛大華，村民以古田
人為主。初抵「實在遠」，聽不慣當地人說話的
濃郁鼻音，福州話是非常難學的方言，到巴剎買
東西，不抬頭，只聽說話，以為人在日本或韓
國，那口音和閩南話差得太遠。同住二十年，只
學會一句「卡溜卡溜」，意思是去玩。
袁教授安排去玩的古田縣杉洋鎮，是一個完全
陌生的地方。
汽車在微雨中馳騁，坐在車裡的遊人並不曉

得，他們正走在「西起古田水口閩江畔，東至寧
德海之濱的崇山峻嶺間」一條蜿蜒的古驛道上。
目的地是驛道中途，位於寧德古田的交界處，深
藏於群山之中的杉洋鎮。
這個小鎮又名藍田，打算到訪的首個景點就叫
「藍田書院」。
車子停下，雨未歇，轉成絲線般灑落，在蒼茫
微雨中步伐徐緩，打傘朝書院行去。周邊村屋三
兩間，杳無人跡。鋪石磚塊的小徑旁，一條清澈
見底流水潺潺的小溪彈奏着琤琤琮琮的旋律，溪
旁草坡像開發梯田般一層一層植着許多小樹，以
樹幹和木條支撐着，泥土看似剛翻新不久，卻有
不少奼紫嫣紅的野花迫不及待迸出來點綴黃土
坡。

佇在書院大門的平台，回頭眺望青翠層疊的峰
巒，呼吸着濕潤的清新空氣，為這清幽可人的環
境讚歎不已。下車打傘時心中埋怨落雨的不方
便，但因雨水的潤澤，濃淡深淺的青葱綠色在水
霧迷濛間更具姿彩，眼前呈現一幅大自然揮灑出
來的水墨佳作。
景致優美毋庸置疑，不過，在這前不着村後不

着店的山野之地居然隱藏着一個書院？臨時客串
導遊的文化館長也許看出遊客的詫異，特別說
明：「別看八百年前的古田地方荒僻，小小村鎮
共擁有九大書院。」這下才明白好讀書愛做學的
袁教授特別推薦的理由。九大書院以「藍田書
院」名聲最盛，「不只是八閩最早的書院之一，
在南宋時期，朱熹曾兩度到此講學。」平台東面
一塊巨石可為明證，描金字鐫刻着宋朝朱熹於丁
巳年春天三月寫的《東齋記》，面對《東齋記》
石刻是一口乾淨嶄新的水井，井邊有石刻《洗墨
池》三個紅字。
早在五代後唐，就有余仁椿在杉洋鎮始創「額
以藍田」的學館，北宋開寶元年建「藍田書
院」，後毀於兵火，亦曾遷址西山，至宋乾道二
年，余仁椿後人余瑞卿再發起於舊址重建「藍田
書院」，南宋著名理學家、教育家朱熹應邀前來
講學，並題「藍田書院」。字元晦，號晦翁的朱
熹，親筆書寫的四個大字牌匾，此刻高懸書院大
門，署名晦翁。
偏遠的杉洋小鎮，當年因為朱熹，學子雲集，
著名的「朱子十八門人」都是從這裡走出去的。
一直很客氣的文化館長，語帶自豪：「我們這小
山鎮，自宋朝到清代，一共出了兩位丞相、三位
尚書，兩位狀元，還有一百多名進士，共兩百多
名朝廷命官。」
從書院大門進去，先見大廳，兩旁是房間，中

為天井，大花盆裡一株艷紅茶花，不理雨還在
下，火樣地盛放。上一層擺一排花盆共九個，從
葉子看應是杜鵑花，高一點的一排擱六個花盆，
看葉子形狀是蕙蘭，皆未開花。再往梯階爬上第
三進便到課堂，《萬世師表》的紅匾高懸，原在
書院大門的對聯「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無
以異也」、「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不在茲
乎」掛在左右兩根柱子上。中為授課老師桌椅，
背後牆上是框進玻璃的孔子畫像。兩旁懸書法兩
幅，一是與門口石刻同樣的《東齋記》，另一幅
大字語出《大學》三綱：「明德，親民，至
善」。
坐在老師的位子望出去，雨水從屋簷滴下，落
在花盆裡，視線透過天井，高高的雲天寬寬，目
光穿過大門屋脊，遠遠的山巒相連，雲霧繚繞，
朱熹就是站在這裡授課時，寫下「春報南橋川迭
翠；花香翰苑野圖新」的吧？
風光明媚之地何處沒有呢？卻非處處「崇儒之
風斐然」，當年創辦書院的杉洋人余仁椿，為了
鼓勵學子積極求知，把最好的水田，設為「油燈
田」，又叫「學田」。「學田」由家族諸人輪流
耕種，不許變賣，不許減少，只可增加，所得的
收入，全都用來資助讀書的家族子弟，不論富貴
貧賤，皆可享受同等待遇的贊助，一直到清末仍
維持着這別的地方沒有聽說的優良傳統「助學
金」風俗。
「先賢過化之鄉」杉洋鎮的藍田書院，歷經

宋、元、明、清、民國多次修築重建，到民國十
四年，佔地941平方米，規模不小，根據記錄
「紅牆廣廈、亭台樓閣、花壇池洞、碑刻楹聯、
包括朱熹塑像和墨跡等珍貴文物」在1975年12月
時，不幸被一場大火燒光，只剩下一塊朱熹親手
書寫的「藍田書院」石碑。
從課堂邊門下樓，時大時小的雨似乎暫停，裊
裊的書香和花香氣味在空氣中飄渺，捨不得離
開，走到墨跡亭坐了一下，引月池邊靠牆的石頭
上，嵌着的「藍田書院」石碑即是當年火中的遺
跡吧。約好的午餐時間已到，步伐匆促，臨走前

回頭一望，高懸當中的「雪堂」兩字，叫人想起
朱熹曾在此地寫下的「雪堂養浩凝清氣，月窟觀
空靜我神」。這兒確是「凝清氣、靜我神」的好
地方，如有機會到來寫作繪畫，很大可能會有好
作品。
雖為藍田舊址，書院建築全新。陪伴同遊的年

輕小友凌宇說，兩個月前剛剛修竣。其中最大的
功勞歸古田杉洋人余雲輝博士。居上海從商，回
鄉聽人說「藍田書院」，余博士二話不說，決定
重建復辦。
當年搬到「實在遠」，第一個認識的朋友，乍
聽以為名宏健，或洪建，接過名片一看，大驚，
生命中首次認識名字充滿古意的人，第一部《茶
經》作者陸羽稱號就叫鴻漸。實在遠的古田人鴻
漸不賣茶，他賣手機。他聽說我是作家，馬上幫
我買下十本書。我建議「要看買一本就好」，他
答我：「讀書好呀，我買來送給我的員工讀。」
按照歷史掌故，從福州南來實在遠的中國人，
大部分跟隨教堂的牧師到來墾荒，多為教育水平
不高的勞動者，但為子孫後輩取的，卻是南洋少
見，流溢着書卷氣的名字：書清、志成、義飛、
作漢、書梨、用朝、賢秀、清文……，這叫愛閱
讀華文書籍的我聽到目瞪口呆，驚詫讚嘆。
離開藍田書院，車子照樣在雨中行，午餐約會

在鎮長辦公樓，經過的路上，蒼茫山色依然霧氣
朦朧，在福州人聚居的地方住了二十年，二十多
年後，來到古田杉洋鎮，才解開了謎底，原來是
「先賢文化入人深」。

先賢文化入人深

百
家
廊

朵

拉

小
學
的
一
位
同
學
，
中

學
未
畢
業
就
要
出
來
打
工

幫
補
家
計
。
在
我
們
還
在

讀
中
學
最
後
一
年
時
，
他

就
結
婚
了
。
當
我
們
有
些

同
學
去
升
讀
大
學
，
大
學
畢
業

後
進
入
社
會
捱
世
界
，
捱
了
多

年
才
成
家
立
業
，
這
個
時
候
，

小
學
的
這
位
同
學
的
兒
子
已
經

結
婚
了
。
也
就
是
說
，
當
我
們

有
些
人
很
幸
福
地
宣
佈
他
要
抱

孫
子
的
時
候
，
這
位
小
學
同
學

的
孫
兒
卻
宣
布
，
他
家
快
要
誕

下
新
生
兒
了
。

亦
即
是
說
，
我
們
的
這
位
小

學
同
學
，
即
將
進
入
四
代
同
堂

了
。
當
然
，
雖
然
說
四
代
同

堂
，
不
過
並
不
像
清
末
民
初
般
，
能
夠
生

活
在
同
一
屋
簷
下
。
因
為
香
港
這
彈
丸
之

地
，
四
代
生
活
在
一
起
，
除
非
是
富
豪
，

不
然
哪
有
可
能
有
大
屋
可
供
四
代
人
一
起

起
居
作
業
？

我
想
起
以
前
在
書
本
上
看
過
清
朝
末
年

時
的
生
活
，
談
到
對
待
新
生
兒
的
方
式
。

那
時
的
一
個
習
俗
，
是
嬰
兒
出
生
後
的
第

三
天
，
便
要
替
他
洗
澡
，
名
之
曰
洗
三
。

洗
嬰
兒
時
，
要
在
浴
盆
裡
放
進
代
表
喜
氣

的
雞
蛋
，
富
有
人
家
則
放
進
金
銀
珠
寶
飾

物
等
等
，
然
後
才
對
嬰
兒
洗
滌
。
洗
完
澡

之
後
，
放
喜
蛋
的
人
家
，
會
用
蛋
在
新
生

兒
的
額
頭
上
輕
輕
摩
擦
，
認
為
可
以
讓
嬰

兒
在
成
長
時
不
生
瘡
癤
。
放
金
銀
珠
寶
飾

物
的
富
有
人
家
，
就
認
為
那
樣
子
可
以
替

嬰
兒
收
驚
。

在
浴
盆
裡
放
喜
蛋
的
，
最
後
會
由
做
父

親
的
拿
出
一
隻
鞋
，
一
塊
打
碎
的
缸
片
，

以
及
一
根
肉
骨
頭
，
加
上
嬰
兒
便
稱
為

﹁
上
秤﹂
，
是
冀
望
他
長
大
後
有
剛
骨
、

事
事
稱
心
如
意
。
富
有
人
家
則
會
為
嬰
兒

雙
手
繫
上
紅
絲
帶
，
認
為
可
以
讓
小
兒
安

安
靜
靜
。

所
以
當
朋
友
四
代
同
堂
請
飲
滿
月
酒

時
，
我
開
玩
笑
說
會
送
他
一
個
從
前
的
瓦

缸
，
因
為
我
相
信
他
其
他
東
西
都
會
找
得

到
，
就
是
找
不
到
缸
片
。

四代同堂 隨想
國
興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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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
田
書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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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
上
圖
片


